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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间状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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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我同意戴志康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中间状态的观点；

其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

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

人头当酒杯”。但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包括“土地公有”有时仅

仅是为资本扩张强行开道。因此，崔之元的观点“很书生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而纠正当前问

题，的确首先要把社会主义作为基本价值看待。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

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

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

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

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

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

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

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

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

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

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

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

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

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

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

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

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

 



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

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

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

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

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

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

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

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

[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

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

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 …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

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

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

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

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

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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